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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过命”的朋友

“做科研，没有捷径，苦心孤诣地探

索才是通往成功的唯一路径。”这句话，

出自山西工程技术学院材料科学与工

程系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带头

人———张清华博士的口中。他主要从事

激光熔覆再制造、金属耐磨材料、磁性

形状记忆合金等方面的研究。作为一名

高校教育骨干，他深耕科研领域，专注

先进技术引领和创新产业研发，在基础

研究、重大项目中刻苦攻关、施展才华，

在科研一线展现出多彩人生。

张清华于 2016 年毕业于北京理工

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同年，进入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成为一名专业教

师，融入高等人才培养工作，这也开启

了他探索科研领域的大门。七载风雨兼

程、七年艰辛探索，张清华在学科建设

和科研方面，实现了积极的突破并获奖

无数。

在开辟“校企联合”的产业路径中，

张清华独创了众多科研项目。针对每一

项课题的研究，他都倾注了众多的心

血。从携手浙江安驰机械有限公司实施

的“新型耐磨水挖链条研发”合作研发

项目，到参与中国科技部国家重点基础

研究发展计划，他在披荆斩棘中，将企

业发展和人才优化融为一体，凝聚着深

厚的学术成果。

2020 年，张清华到山西明钢机械有

限责任公司进行驻企工作期间，就新型

浅槽链条产品和企业进行了合作研发。

由于浅槽链条所使用的工矿环境较为

复杂，影响其使用性能的因素较多，因

此要提高其使用寿命较为困难。对此，

他迎难而上，经过严谨周密的研究和实

验，经过 8 个多月的努力，最终利用梯

度结构极大地提高了材料的综合性能，

并于 2020 年 10 月把所研发的新型浅

槽链条在中赟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和顺分公司投入试用。经实践检验，张

清华研发的新型浅槽链条的使用寿命

为旧链条的 1.5 倍，成本下降 10%左

右，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华阳集团二矿

项目中。

凭借着优异的综合性能，这一链条

的研发，也获得了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

支持。在 2021 年 3 月 28 日矿区召开的

政校企交流合作洽谈会期间，由张清华

负责的“新型浅槽链条项目”高校科技

成果转化基地揭牌成立，开启了新的发

展历程。

除了在学术方面的成就，张清华博

士还致力于学院的整体建设。他兼任新

材料现代产业学院的执行院长，具体负

责产业学院建设工作。在他的努力和学

院的支持下，产业学院各种软硬件逐渐

完善，为校企合作和培养学生提供了更

好的创新实践平台。2023 年依托此平

台，和企业共同申报市级平台 2 项，成

功申报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12 项。

在助力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上，

张清华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

与地方经济需求相结合，不断突破自

己，由他主持的阳泉市“十四五”新技术

规划项目，为地方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发

展提供了引领和保障，为推动产业升级

和技术进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多年的辛勤耕耘，换来的是赞许和

认可。多年间，他先后荣获阳泉市“优秀

人才奋进奖”称号、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科技创新贡献奖”、山西工程技术学

院“优秀教师”“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

号。如今，在产学研合作方面，张清华

仍然在辛勤地耕耘。截至目前，他已与

数家企业签署了合作协议，在材料领

域进行了深入合作，涉及人才培养、项

目合作和产业发展等多个领域，在学

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上不断取得新的进

展，为地方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贡献

更多的力量。

工作中的张清华(左一）姻 受访者供图

K 科技英才
kejiyingcai

张金哲 姻 资料图

K 弘扬科学家精神
hongyangkexuejiajingshen

■ 李晨阳 王兆昱

张安琪（右）与鲍哲南 姻 资料图

开创中国
小儿外科先河

1920 年 9 月，张金哲出生于河北省宁河县

（现属天津市）。少年时代的张金哲品学兼优，尤

其偏爱书画。报考大学时，他抱着“宁为良医，不

为良相”的想法，毅然选择了学医。

1938 年，张金哲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科，

并于 1941 年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大学期间，

因为抗战，他被迫从北京转到上海，在上海医学

院完成了学业。1945 年，抗日战争结束，张金哲

回到北京，进入中和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

院）成为了一名普外科医生。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没有独立的儿童

医院，仅北京和上海有两家带病房的儿科门诊

部，主要诊治小儿内科疾病，小儿外科在当时还

是空白。谈起自己当初为何会选择“乏人问津”

的小儿外科专业，张金哲无限感慨地讲到了两

件事。

1946 年的一个夜晚，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张

金哲正在值班，遇到中学老师怀抱着一岁的孩

子来看病。孩子得了白喉，眼看着喘不上气来。

想要救命，必须马上做切管手术。这个道理张金

哲和其他大夫都懂，但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做手

术？打多少剂量的麻药？那时候，国内还没有专

门的小儿外科，没人可以回答这些问题，也没人

敢诊治。

最后，张金哲眼睁睁看着老师的孩子一点

点失去生机。这段经历深深刺痛了他的心。

当年，被白喉、猩红热等疾病盯上的患儿只

能到成人医院治疗，而成人外科医生对小儿外

科手术不熟练，治疗的后遗症和死亡率都很高。

相关资料显示，最惨烈的时候，我国新生儿的死

亡率达到了 1/5。
1948 年，婴儿皮下坏疽在全国大范围流

行。新生儿一旦感染长脓，两三天内就会扩散到

整个后背，死亡率近乎 100%。

这一次，张金哲没有退缩，而是产生了一个

大胆的想法：“能不能抢在感染大面积扩散前，

切开皮肤把脓血排出来？”这个想法在当时可谓

“离经叛道”，无论医生还是家长，都不愿让孩子

冒这个险。

就在张金哲无比焦虑的时候，他出生三天的

二女儿也感染了皮下坏疽。生与死就在张金哲一

念之间。最后，他说服了妻子，在女儿身上试刀。

“不试只能等死，试了就有希望。”切开皮肤、

排出脓血、缝合。之后，因为心里没底，焦灼的等

待和煎熬一点点敲打着这位身为医生的父亲。幸

运的是，手术成功了，张金哲用自己的果敢和医

术挽救了女儿的生命。

这是中国第一例通过手术使感染皮下坏疽

的婴儿存活的案例，也让张金哲“早期切开”的方

法迅速传遍全国，从此挽救了无数儿童的生命。

1950 年开始，我国婴儿皮下坏疽的死亡率从之

前的 100%逐步降到了 5%以下。

给患儿无私的爱

1950 年，在张金哲等一批医务

工作者的努力下，我国第一个小儿

外科———北大医院小儿外科在摸索

中建立起来。

之所以摸索，是因为那时我国

正面临西方从经济到科技等各方面

的孤立封锁，人才、技术、器械奇缺。即

使西方已经有了先进的麻醉、插管等

技术，但“张金哲们”根本接触不到。

只有 5 张病床的北大医院小儿

外科也受到患儿家长的质疑。

无人问诊的情况持续了三四个

月，转机出现了。

一天，张金哲的同事在收拾屋子

时，听到污物桶里发出啼哭声，里面居

然有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这个婴儿跟

其他孩子不一样，他有两个“脑袋”。

张金哲经过一番询问得知，由

于新生儿模样怪异，家长既害怕又

无助，医生也束手无策，加上孩子半

天不喘气，家长以为他已经死了，便

扔进了污物桶。

“这是脑膜膨出，不是两个脑

袋，开刀拿掉就行了。”张金哲亲自

操刀，手术很顺利，术后孩子就在北

大医院小儿外科住下了。这孩子也

成为该科室第一个小患者。

一周后，孩子指标一切正常。很

快，这则被称作“双头婴儿”的离奇

故事就传遍了北京城。

2015 年 1 月的一天，95 岁高龄

的张金哲接到一个电话后，就匆忙

赶往北京儿童医院肿瘤病房，因为

那里有一个腹大如球的孩子正等着

他会诊救治。

超声检查发现，这个孩子的肚内

长满了大大小小的肿瘤，可是无法分

辨腹中究竟是水还是血。如果贸然开

腹，孩子极有可能因为大出血而死

亡；如果不进行手术，孩子生命垂危。

张老的出现，让现场紧张的气

氛有所缓解。为了制定手术方案，张

金哲直接住在了医院，和主刀医生探

讨各种可能性，最终确立了当时风险

最小的手术方案。

第二天，按照张金哲制定的详细

手术方案，主刀医生、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儿童医院肿瘤外科主任王焕民

成功完成手术，将孩子腹腔内的肿瘤

切除干净，挽救了患儿的生命。

儿科的患者年龄小，无法像成

年人一样配合医生的诊疗工作，再

加上其生理解剖不成熟，成人的诊

疗方法对孩子不适用。“孩子的哭声

是诊断疾病的最好依据；把病治好

了，孩子就笑了。”张金哲的白大褂

口袋里总是装着很多小玩意儿。遇

到孩子哭闹不止、不让做检查时，他

就掏出来“变戏法”。孩子看得入迷，

也想试一试。张金哲就顺势提要求：

“你得先让我摸摸肚子。”张金哲说，

好的儿科医生必然是爱孩子的，医

生对病人的爱应该是无条件的。

■ 科学导报记者 王小静

张安琪：

张清华：苦心孤诣科研路 助力校企谋共赢

从医 70 载，张金哲为万余名儿

童操刀手术，发明改进了 50 余种手

术器械和手术方法。比如，遇到小儿

呼吸停止，正规抢救方法必须有喉

镜等抢救设备才能进行气管插管，

但抢救现场往往没有现成的设备，

张金哲就用手指压舌，将管子插入

小儿气管。

除此之外，张金哲还发明了用

于巨结肠手术治疗的“张氏钳”、使

无肛门手术避免开腹的“张氏膜”、

胆道再造手术防返流的“张氏瓣”。

在特殊历史时期，这些手术器械在

临床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张氏

膜”和“张氏钳”的发明，使中国成为

世界上最早不开腹、不造瘘直接做

肛肠拖出手术的国家。

张金哲并不喜欢“发明”这个

词，他认为发明需要申请专利，而自

己的这些器械和方法均是“版权无

有，欢迎翻印”。

“先交朋友再做手术。”张金哲

觉得，自己跟小患者们都是“过命”

的朋友，既然交朋友就得先让对方

知道自己的名字。

“儿科张金哲”这五个黑色的手

写大字在张金哲的白大褂口袋上格

外醒目。虽然大夫的白大褂上会挂

一个写着职称和名字的小牌子，但

张金哲总觉得牌子上的字太小，于

是他用黑笔一笔一画地加粗重描了

自己的名字。

在张金哲眼里，医生不论水平

多高，永远是个服务者，既要从治疗

方面为患者着想，也要从预后、经济

承受能力等方面为患者考虑，用最简

单的方法、最便宜的药治好患者的

病。同时，多一点耐心，多一点解释。

对患儿和家属，张金哲满是热

心和耐心。张金哲一直倡导要“让妈

妈参与临床诊疗”，提出“多哄少碰、

多教少替”的医患沟通八字方针。

“一生努力，两袖清风，三餐饱

暖，四邻宽容。”这既是张金哲的修

身之道，也是他的人生写照。 综合

用传奇人生
激励女生做科研

近日，张安琪“闷头”做了 5 年的研究在《科学》发表。这个

熟悉的名字和这张明媚的笑脸，就是 10 年前走红网络的“门萨

女孩”“复旦学霸”。19 岁实现经济独立、“月入 5 万元”的她早

已成为许多同龄人的励志传奇。

设计植入大脑的柔性探针
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 2040 年，神经退行性疾病将会取代

癌症，成为人类第二大致死疾病。这是由于神经退化而导致患

者功能障碍的一类疾病，以帕金森综合征、老年痴呆症、渐冻

症、亨廷顿舞蹈症等最为典型。然而面对这些疾病，人类迄今能

做的事情非常有限。

张安琪的这篇论文，可能为人类对抗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武

器库中，增加一柄小巧轻灵的“宝剑”。她带领团队开发了一种

比头发丝还细的血管内神经探针，可植入啮齿动物大脑中直径

100 微米以下的血管中。由于该探针质地柔软，不会对大脑或

血管造成任何损伤。

更令研究人员欣喜的是，该探针的免疫反应极小，且能在体

内长期稳定存在，很有希望用于检测和干预神经系统疾病。

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既保证精度，又不伤害病人的脑部组

织呢？这是 2018 年时，25 岁的张安琪头脑中反复思考的问题。

彼时的她正在哈佛大学读博，师从著名教授 Charles
Lieber。脑机接口是当时她所在实验室的研究方向之一。而

Lieber 实验室擅长制作的柔性电极，相比于传统金属电极，能

大大减少对大脑的伤害。

张安琪把实验室的这些优势方向结合在一起，希望能设计

出不需要开颅就能定向植入大脑特定位点的柔性探针。

她从心脏支架植入术获得了灵感。这种手术在临床上已经

非常成熟，不需要开胸，只需要在腿部或手臂开一个小口，沿着

蜿蜒的血管，就可以把支架送到心脏中去。

“这个操作对装置的设计要求很高，因为血管很长很细，而

且是弯弯曲曲的。特别是动脉，还一直在跳动。”张安琪说“这就

要求放进去的柔性电极不能太硬也不能太软，太软会在血管里

卷作一团，阻塞血流而导致中风；太硬则会伤害血管壁。因此，

调节这个装置的力学性质就是工作成功的关键。”明确了研究

目标，找准了突破方向，张安琪便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实验。

独挑研究大梁
在此之前，类似研究采用的实验动物，都是像羊这样的大

型动物。

张安琪给自己提升了难度等级，她选择大鼠作为实验动

物。大鼠的脑部血管更加微小精细，对柔性探针的大小、灵活性

和操作的精确性等都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如果实验在大鼠上获

得成功，那么未来应用于人体无疑会更加容易。

“你看，我设计的整个装置比头发丝要细一些。放大来看，

形状就像羽毛一样。中间是比较硬的一根丝，叫作导丝，控制着

整个装置的力学性质；周围则是网状结构，是比较软的部分。”

张安琪指着电脑屏幕细致地解释着。

把这个探针放入充满生理盐水的导管中，用注射器注入大

鼠颈部，就可以将其输送至大鼠的大脑底部。在这里，探针会遇

到一个“向左走或向右走”的难题。

向左走，是大脑中动脉（MCA），通往大脑皮层；向右走，是

大脑前动脉（ACA），通往嗅球。可探针上没有方向盘，要怎么才

能实现精准定向呢？

张安琪想到，这两根血管的弯曲角度不同，或许可以通过

改变导丝的粗细来调节探针的弯曲程度，从而让探针自行找到

最适宜通过的转弯。经反复实验，她找到了导丝最适合的两个

宽度，分别是 25 微米和 75 微米。这样，两根“羽毛”能够分别顺

利进入两根不同的血管，从而检测大脑不同区域的电信号。

“闷头”实验多年后，张安琪把自己的心血投稿到《科学》，

仅仅两个月就被接收了。

阅尽千帆，科研是“最好的人生选择”
从复旦到哈佛再到斯坦福———不管张安琪在过去 10 年间

如何低调，她金光闪闪的履历，依然吸引着人们的好奇和关切。

10 年过去，褪去了“网红”“女神”这些浮夸的标签，张安琪

用自己的成果回答了这些问题。

“我过去的各种经历，反而坚定了我选择科研的决心。”她

说，“比如我本科前两年，花了很多时间在科研上，但没有出任

何成果。在我很沮丧和怀疑的时候，看到身边的同学都过得那

样丰富多彩，于是我也尝试去新东方做英语老师。这让我有机

会看看其他的职业是什么样的。结果就是，我经历得越多，科研

的理想就越坚定。”

谈及过去走红网络对自己的影响，张安琪表示，既不后悔，

也不留恋。“那几年，我收到过很多同学的来信，其中不少是女

生。她们告诉我，我的故事激励了她们。这让我非常高兴，因为

虽然现在有更多女生做科研，但男女比例依然不平衡。就像鲍

哲南教授是我的女性榜样一样，我也希望自己可以鼓励更多女

生参与科研工作。”

对于未来，张安琪有非常明确的规划。她想要继续从事脑

机接口方向的研究，为人类健康作出更多贡献；同时，她也想成

为 Charles Lieber 那样的教授，不仅擅长科研，也擅长培养人

才，不仅是一名好科学家，也是一名好老师。


